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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市委，自治州委： 

 

汪锋同志五月九日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现发给你们。报告中提出的问

题，都是当前农村最紧要的问题，望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切实走群众路线，真正按照大

多数群众的意见去办。 

不论农村食堂或是城市居民食堂，都应当坚决贯彻利于生产、利于生活和群众自愿

的原则，绝不应当把食堂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强使群众非在食堂吃饭不可。凡是群众不愿

意办下去的，经过群众讨论，作好散食堂以后的准备工作，解决好散食堂后的各项具体问

题，散而不乱，食堂就可以散。粮食分配到户。过去因反对食堂而被批判斗争或被戴了帽

子的，如果没有别的错误，应该给予平反。 

   

          甘肃省委 

          1961 年 5 月 26 日 

 

     

汪锋同志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 
          

主席： 

四月二十七日，我带了五个同志来到临夏。二十八日听了自治州党委同志的汇报，

并且选定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作为调查研究的重点。二十九日我回兰州参加西北局召

开的澜涛同志传达你和小平同志指示的电话会议，于五月一日返回，其他同志则比我先两

天到达这个大队开始工作。 

新一号生产大队是一个二类队（新集公社是一个三类社），是才在中央工作组的帮

助下整顿过的。这个大队是在临夏最早的一个高级社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这个大队的自

然条件是很好的，今年的生产情况也不错。州、市机关的工作人员经常在这里进行试点。

它的组织规模，于省的三级干部会议之后，很快即作了调整：原为五百七十户，三千三百

二十七人，现为四百三十九户，二千五百二十三人；原有土地四千五百九十二亩，现有土

地三千七百三十八亩；原有十三个生产队，划出去四个，又分出四个来，现仍为十三个生

产队。 

按照我们原来的设想，这次调查本来是打算从摸清两个平均主义入手的。但是，当

我们一接触到群众，经过向群众反复地宣读六条，讲解党的政策，请他们发表意见的时

候，立即发现这里群众最关心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别的，却是食堂问题。 

我们重点地摸了两个食堂：一个是第九生产队的食堂，大队的和上面来这个大队工

作的干部都在这个食堂吃饭，大队对这个食堂有许多照顾，因而这个食堂办得比较好。社

员在这个食堂吃饭的，共有四十户，一百九十六人。除过一个五十多岁的单身汉表示“家

里吃也成哩，食堂里吃也成哩，我一个人随大家”的意见外，全体社员都主张打粮回家吃



饭，停办食堂。这个单身汉的名子叫尚贤，贫农成分，在食堂散了以后的第二天，他专门

找到我们的干部说，他讲这个意见的时候，思想上还有顾虑，不敢说不在食堂吃饭，而实

际上他是最不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另一个是第六、第七生产队的食堂，这个食堂没有什么

特殊的照顾，办得不好。在这个食堂吃饭的共有六十一户，三百一十三人。除只有一个人

主张在食堂吃饭外，其余全都主张打粮回家吃饭，停办食堂。这位主张在食堂吃饭的人，

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是食堂管理员马合买的老婆。 

群众对食堂真是怕极了，恨透了。群众说：“交朋友交个管理员，吃馍喝汤不作

难”；群众说：“炊事员的肚子，饲养员的热炕，队长、管理员没定量”；群众说：“勺

把子上有刀子”；群众说：“食堂是饭厅（打饭的地方）、法庭（炊管人员不顾群众困

难，甚至打人、骂人态度恶劣）和花厅（队长、管理员专找漂亮年轻的妇女作炊事员，就

在食堂里乱搞）。”例如，六队队长马培继和食堂管理员拜景义，贪污多占，克扣社员口

粮，利用社员口粮诱奸、强奸妇女十三人之多；一九六○年在这个食堂吃饭的共死了三十

九人。群众对这些事情愤恨最大。这两个食堂确已成为破坏社会主义、阻碍生产发展和党

群关系中的疙瘩了。 

根据群众的要求，在社员学习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之后，又经过了四

个白天和三个晚上的访问、座谈和讨论，我们帮助生产队的干部分别召开了生产队的社员

代表大会，通过了停办食堂的决议。社员对这次社员大会的评价很高，人人兴高彩烈，他

们说： “开这样的会开个整夜也行。我们这才是真的贯彻六十条，开社员代表大会来解

决我们自己的大事情呢！”大会除了对予食堂停办以后的问题都一一根据社员意见作了决

定以外，还在贫、下中农小组的基础上选出代表（一个食堂选了十人，一个食堂选了十一

人），负责具体办理。以第九生产队的食堂为例：该食堂有菜地六亩半，社员一致主张由

原来的专人经管，将来按粮食定量标准比例分菜，或卖菜分钱。食堂养猪三口，社员一致

主张由种菜的人兼管起来，由生产队供饲料，公猪育肥吃肉，母猪生仔卖仔。食堂有兔子

三只，折价卖给社员喂养。食堂的粮食，已经安排到八月十五日，决定按定量标准分给社

员。食堂有糖萝卜和干菜八千斤，提出一千斤作为生产队的贮备，提出六百斤补助进城积

肥运肥的社员，提出一百七十斤补助生产队的五个干部和两个看守母根的人，所余全部随

粮食定量标准比例分配给社员。食堂有柴草四万斤，除留足牲口饲料，完成军草征购任务

和留出一部分贮备草外，全部分给社员。食堂的炊具，借来的归还原主，平调来的退给原

主，购置的折价优先卖给缺炊具的社员。食堂有现金三百九十元五角，连同上述的猪肉

款、仔猪款、兔子折价款、炊具折价款等均交生产队作为生产基金。食堂租用的房屋，决

定退还原主，在租用期间花了些补修费，决定同房主协商从租金中扣除一部分。由于准备

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在社员选出的代表的帮助下，社员应分得的东西，很快就分到手里，

井井有条，散而不乱，大家都很满意。 

食堂解散，大快人心。群众说：“这下可把勺把子拿到我们手里了，他们再也不卡

不住我们的脖子了”；群众说：“回家做饭，锅也热了，炕也热了，我们的心也热了”；

群众说：“过去三年食堂，两年糊糊汤，现在回家吃饭，天天过年（吃得花样多）。停办

食堂，在我们开始酝酿的时候，一些基层干部是有思想顾虑的，他们怕群众不会计划用

粮，吃过定量，怕群众自己做饭耽误劳动时间，怕把柴草分到每家每户不够烧用……等

等。当把这些顾虑提交群众讨论时，群众的意见恰恰相反。事实也证明，这些顾虑是完全

不存在的。两个食堂都是从五月六日停火的，三、四天来，我们了解到以下的靖况：一位

七十多岁的老太婆（何成海的外祖母）把面粉打回家以后，全部用小碗量了一遍，干部问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尕娃说打回来五十六天的粮，我分一下好知道每天吃多

少”。在两个食堂吃饭的社员，群众提出只有三户可能计划不好，一致同意给这三户十天

打一次，其余绝大多数社员都是会自己安排得很好的。这几天来，男女老幼的心情特别舒

畅，有的说：“家里有粮，心就放下了”；有的说：“都是那些定量，在食堂里吃把人饿

下了，在家里吃把人饱下了”。参如劳动的人越来越多，本来不参加劳动的老太婆、小孩

子也抱娃、送饭、挖菜、拾柴了。妇女下地锄草也提早了半小时以上，组长吹哨集合比以

前快得多了。人人挖拾野菜，过去社员挖野菜要交食堂，有的自己挖到一些，还被管理员

搜查没收，但是，食堂却把野菜不是扔掉，就是烂掉，做也做得很难吃。看来在家里作饭

才能贯彻低标准、瓜菜代。饭食不那么单调了，五月七日中午，第九生产队三十四名锄草

妇女家里送来的面食，就有疙瘩、穷穷、棋花、菜面、馍馍、饼子六种，比起过去食堂的

饭菜是好得多也干净得多了（群众反映在食堂吃饭时常吃出羊粪蛋子老鼠屎）。对于停办

食堂，社员群众开始顾虑更大，他们主要是怕戴“反对政策”、“反对社会主义”的帽

子，怕食堂解散不了，过后遭受干部的报复……等等。当社员大会宣布了食堂停办，并且

把粮食、蔬菜、柴草真的领回家以后，一切顾虑都解除了。六队食堂在召开社员大会宣布

停办食堂的时候，群众跑到炊事员的家里，把他们偷去的面粉和做下的馍馍、油拌干面

等，连盆带锅，全部端来。并且当场对管理员、炊事员进行了斗争，这在过去是不敢做

的。干部反映：“这下子把我们背上的包袱卸下来了，以后可以集中精力好好搞生产

了”。群众说：“工作组的干部好象诊脉的先生，真正找到了病根”。 

我们还粗算了第九生产队的两笔账：一是劳力账，一是燃料账。这个食堂一百九十

六人吃饭，有固定大师傅三人，固定烧火的一人，种菜的一人（本为两人，因他们约有一

半时间搞其他生产，折为一人），磨面、喂猪、打柴的一人（作这些事的有三人，按他们

的劳动天数折为一人），这些都是头等的劳力，此外还有经常在食堂洗菜、削萝卜、打零

杂的两人，加上管理员，就有九个整壮劳动力，占全除整壮劳动力七十四人的百分之十二

点一六；根据第九生产队的情况，一九六○年每个整壮劳动力平均所做工日为二百四十

个，全队实做工日为一万六千四百零六个，食堂所用的工日，占全队实做工日的百分之十

三点一六。这个食堂，原来平均每天烧麦草二百零二斤，社员打饭回家，重做一道和烧开

水需麦草二百二十斤（根据三户、二十五人的调查推算出来的），两项合计四百二十二

斤。食堂停办以后，全队每天共烧草二百八十二斤（根据上述调查推算的），比食堂未停

办前，节省百分之三十三点一。 

从上述的情况看来，这两个食堂是势在必散的。我们也想在大队找一个能够继续办

下去的食堂，看来是找不到的。在甘肃，比上述两个食堂不如的，还很多很多。因此，对

于食堂问题，应当坚决地贯彻利于生产，利于生活和群众自愿的原则，绝不应当把食堂问

题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强使群众非在食堂吃饭不可。特别是在象甘肃这样的粮食斗争极

其尖锐的灾区，目前办好食堂的困难更多，而食堂又往往是坏分子借以违法乱纪、压制群

众的工具，看来只要真正按群众的意见办事，解散食堂是没有什么害处的。 

除了食堂问题以外，我们还摸了粮食、夺权、退赔和农村支部等几个问题。现在也

简单地向你报告一下： 

（一）粮食问题。三定落实和口粮划出个最低的线线是群众的普遍要求。群众说：

“只要再不编屁谎（指一次一次地增加征购任务），口粮订得低些，我们也有办法”。群

众说：“只要心里有个底，做起庄稼来，劲头就大了”。 



（二）夺权问题。这里的夺权问题很复杂。中央工作组在这里整社时撤掉的坏分子

和选掉的有错误的干部，新集公社共有二百零八人（撤掉的一百六十一人，选掉的四十七

人），现在发现又复职的二十一人。其他地区也有这个问题，这是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对

此我们已决定进行认真的查处。 

（三）退赔问题。退赔得普遍不彻底，退赔的原物很少，退赔的价格很低。拆掉一

间房子只赔二十五元（盖一间房子实需二百多元），平调一付屋门只赔两元，平调一个水

缸只赔几角钱。从退赔的面来看是百分之百的退赔了，但是，从退赔的价格看，却又百分

之百的没有赔够。这也是全省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将重新加以处理。 

（四）农村支部问题。我们摸了一下新一号生产大队支部的情况。这个支部共有党

员三十二人，二十七名是现任队干部，有两名是被选掉的，只有三名是不担任职务的党

员；七个支委都是队干部，并且是支部书记指名选举的。这个支部的党员五九年以来就没

有开过支部会和小组会，说不上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还有的作风很坏，违法乱纪严重地脱

离群众。对农村支部进行整顿，加强对农村党员的教育，健全农村党支部的生活，是我们

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 

（五）妇女病和生育情况。我们调查了新一号生产大队四个生产队的妇女病和妇女

生育情况：第九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二十五人，闭经的十二人，占百分之四十八；在通经

的十三人中，今年一月后才通经的八人；一贯通经的两人，一个是女队长，一个是炊事

员；五九年以来只有脱产干部的家属生了一个小孩。第五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二十六人，

闭经的二十一人，占百分之八十一点二；全队五九年以来没生一个小孩。第六生产队，有

青壮年妇女十九人，闭经的十三人，占百分之六十八点四；在通经的六人中，三个是炊事

员，两个是女队长，一个是脱产干部的爱人；五九年以来生了两个小孩，一个是大队保管

员的爱人生的，一个是生产队长爱人生的。第七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二十四人，闭经的十

六人，占百分之六十六点六；在通经的八人中，有四人是今年一月后才通的；一贯通经的

四人，一是炊事员，一是生产队长的爱人兼炊事员，一是脱产干部的爱人，一是生产小组

长的爱人；五九年以来只有管理员的爱人生了一个小孩。从上述这个调查材料中，可以看

出许多问题。 

我们还就一些具体问题，召开了专门的座谈会，征求了许多社员的意见。并且作了

记录。有些问题我们还正继续深摸，待后再给你报告。以上是否妥当，请予指示。 

   

          汪    锋 

          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十五时于临夏 


